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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

井冈山的风景，一路醉人，更是铸魂。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午夜时分，放

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微微一振，我打开一

看，是陶斯亮大姐发来的信息：小邱，今年

是妈妈去世 25 周年，我们 7 月份在井冈山

搞一个祭奠活动，你能参加吗？我当即回

复：如无非常特殊情况当争取前往缅怀。

这 则 消 息 让 我 内 心 隐 隐 有 了 新 期

待。26 年前我有幸被中组部和宁德地委

抽调晋京协助老同志曾志整理回忆录，聆

听她的教诲，深入追寻她的革命足迹。由

于这一特殊渊源，我也一直想去井冈山小

井拜谒一下她的墓，却始终未能如愿。这

一天终于到来，却已是 25年后。

炎炎烈日，蓝天白云。小型客机在高

空负重飞行，巨大的涡轮发出的轰鸣声震耳

欲聋，我身处其中，却止不住许多浮想，毕竟

是头一回上井冈山。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我想起曾志当

年上井冈山，仿佛听到了那一串急促的脚

步声，风云际会，扑面而来——1928 年 4
月，曾志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

队上井冈山。作为一名革命者，此时她虽

仅 17 岁，却已有两年革命斗争经历。她

原 名 曾 昭 学 ，1911 年 4 月 出 生 在 湖 南 宜

章。父亲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

送曾志去新式学堂读书，还对女儿参加革

命给予最大的支持。受到新思想洗涤，

1926 年，15岁的曾昭学考入衡阳农民运动

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学好奇地

问：“为什么要改名？”她回答：“我要为我

们女性争志气！”同年 10 月曾志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最早一批投笔从戎的女战士

之一。1927 年春，曾志从讲习所毕业，担

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同年到郴

州开展地下工作，任郴州中心县委秘书

长、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等。之后

她就上了井冈山，与吴仲廉、彭儒并称“井

冈山三姐妹”，成为当时红军中杰出的女

性代表。

在井冈山，她恪尽职守，担任过红四

军后方医院党总支书记。这所医院也是

红军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医院。她认真开

展工作，到医院不久就筹备着过新年。为

了让伤员们高高兴兴地过好年，她在医院

里组织了演戏、唱山歌等娱乐活动，让这

些病痛的伤员个个露出了笑容；怀孕期间

她仍坚持参与医院建设，与医护人员和伤

病员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这里，她出生入死，参加了著名的

“黄洋界保卫战”，和战友一起以少胜多，

粉碎了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的第

二次“会剿”。“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

宵遁。”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我们深切感受

革命者的大爱与无私奉献——1929 年 1
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发的前一天，曾志

突然接到毛泽东从茨坪写给她的一张纸

条，要她随主力红军出发。原来前委为了

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成立了一个工农运

动委员会，下设妇女组，考虑到曾志做过地

方群众工作，有经验，就推举她为妇女组组

长。此时孩子出生才 26 天。但为了革命

事业，她把孩子托付给王佐部队一个叫石

礼保的副连长寄养，然后拖着虚弱的身体

毅然随部队离开了井冈山。此后孩子失去

音信，直到 23年后才找到——为做好回忆

录撰写工作，我曾由中组部办公厅介绍到

了广州，重点走访了广州电业局，聆听了

“曾志寻子”的故事——1951 年夏天，时任

广州电业局党委书记的曾志委托一个参加

井冈山访问团的同志帮助打听孩子的下

落。访问团同志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很快

找到了 23 岁还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

的石来发。“妈，我是您失散 23年的儿子！”

当石来发怀着惊喜来到广州，终于见到了

日思夜想的妈妈，相拥而泣，却只待了 20
多天，便被妈妈依依不舍“打发”回了井冈

山。后来，当农民的石来发希望妈妈在北

京安排一份工作，但身为中组部副部长的

曾志，没有满足儿子的心愿，而是语重心长

劝他扎根井冈山。后来，石来发当了几十

年护林员直至退休……

而 她 那 颗 心 却 始 终 为 老 百 姓 搏 动 。

1983 年 10 月，离休不久的曾志重返 50 年

前战斗过的闽东，了解到闽东尚未摆脱贫

困，尤其未定为老苏区、老根据地，享受不

到应有的政策，特别是当年为革命做过贡

献的“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

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干部）生活没有

保障时，便秉笔直书，结合 20 多天的调研

所 见 所 闻 所 思 所 想 ，向 中 央 书 面 报 告 。

1984 年中办发出 8 号文件，闽东老区身份

终于得以确认，许多问题得到解决，闽东

老区人民逐步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即便在弥留之际，曾志还心心念念着

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她嘱咐女儿陶斯亮

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6 万多元钱

全部捐献给祁阳和宜章两县的“希望工

程”，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出最后一次

力。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一声呼唤引动

思 念 如 雨 ——1998 年 6 月 21 日 21 时 39
分，曾志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遗体于 6
月 26 日在北京火化。原本可以在北京八

宝山安息的她，却选择了安静地回归井冈

山。她的女儿陶斯亮和儿子石来发本想

为一生历尽磨难的妈妈在井冈山修个好

墓，谁知母亲生前特别给党中央写信，在

《留言——生命熄灭的交代》中叮嘱：“死

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

在家中设灵堂；京外家人不要来，北京的

任何战友不要通知……遗体送医院解剖，

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

工作过的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

里。”中组部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

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她的子女遵照母

亲生前嘱托，将其骨灰安葬在井冈山的一

处小山坡上。400 米之外，就是当年她工

作战斗过的红军医院，以及惨遭敌人杀害

的 130多名战友的集体墓葬。小小的石碑

上 镌 刻 着“魂 归 井 冈—— 老 红 军 战 士 曾

志”11 个红字。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

上这样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

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魂归井冈，与小井烈士墓相邻，和巍

巍青山作伴。一位忠贞不渝的红军战士、

一位充满传奇的女革命家走到了生命的

尽头。波澜壮阔的一生归于平静，如今静

静地躺在这棵不知名的树下。这块不起

眼的小石碑下面安息的伟大灵魂，却让多

少人心向往之。

时间像急流一样飞快地奔跑着，25 年

过去了。炎夏清晨，小雨初霁，井冈山上

的一切都很清新、凉爽。上午我们从井冈

山宾馆所在的茨坪往西北 6 公里，在小井

下车后，沿着一条不起眼的山坡小径缓步

拾阶。“到了。”不过五分钟，前面的同志叫

了一声。我伸长脖子努力朝前看了看，在

灌木和草丛遮蔽的偏僻小山坡的一棵树

下，一块裸露地表未经雕琢的石头，毫不

起眼。仔细辨认石碑上那一行字方知所

在。但这里却安放着一颗伟大的灵魂，这

块石碑也在岁月中愈发铮亮。据陶斯亮

介绍，当年她撒下母亲骨灰时，一个无心

之举——放了一块石头（只为以后好辨认

母亲的骨灰撒在了哪里），万万没想到，竟

成为井冈山最感人的景点之一，每年都有

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凭吊。

我们看到，石碑周边甚至树干上，或

摆放或粘贴着许多党徽，那一枚枚不知名

的凭吊者留下的心意，无疑代表了崇高敬

意和深切缅怀。

石来发大哥活着的时候，每年都会拿

着一小桶红漆，把“魂归井冈”几个字描

得鲜红。孙辈依然在薪火相传。曾孙蔡

军从驻港部队退伍，还经常被井冈山干部

学院等机构请去讲述祖奶奶的故事，一次

次质朴又满含深情的表达，感动了成百上

千万的人。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我们井冈山上会师！！””
□□ 一秋一秋

一
风吹沃野，稻香赣江。

我的目光呈扇形，搜寻着那座业已消

失的牛头城，收集着一个以青铜虎为国徽

的方国信息。高大的城垣偃卧为山冈、坡

地，高光时刻凝固为泥土、残片，朴拙的陶

文隐藏了曾经的风花雪月与爱恨情仇。

那个神奇的方国，名曰“虎方”。

心中何其惆怅。对于一个曾经活跃

于赣江、袁河交界处的部落，我们只能粗

线条地勾勒着其轮廓，甲骨上的象形文字

有限，文明的初光被草木所湮没。国为何

名？牛头城与安阳殷墟之间存在着何等

关系？赣鄱平原上，曾经起落着怎样的渔

歌、牧歌和樵歌？一切不得而知。

心中又何其壮烈。是的，有一座商代

青铜博物馆，足矣。透过迷离的时间尘

埃，我看到了青铜王国的风度，领略到了

青铜时代的气度，触摸到了青铜子民的温

度。

这儿是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自古

以来，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温和，雨

量丰沛。在早期城邦文明时期，此地的原

始农业便极为发达，作为南北交通要冲的

牛头城，其政治、经济、文化浇灌出各色花

朵。如果按现代人的标准来看，这座面积

约 为 36 万 多 平 方 米 的 王 城 不 过 弹 丸 之

地，但在 4000 多年前甚至更远的商代后

晚期，它有足够的资本翘楚南方。

金黄的稻浪在起伏。这种情景，年复

一年，从商代一直重叠至今。曾经的宫殿

区、曾经的陶坊、曾经的居民闾巷，如今被

庄稼所取代。许多物件早已腐朽，与大地

再不分离。也有不少物件依然倔犟地保

持着其本真，比如青铜器，它们是先民们

留给后世的尊贵礼物，它们保留着工匠的

体温，也以特殊的方式讲述着一部南土文

化故事。我想，在这方神圣的土地上，或

许也出现过武丁那样的中兴君主，诞生过

妇好那样的杰出女性，成长过伊尹那样的

人中龙凤。在历史的星河里，总有人会替

世间酿制蜂蜜、制造温暖。

触景生情，我的脑海里跳跃着《诗经》

里的句子：“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

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古

风，适宜在此刻传扬。大地上的事物，忽

然间变得温婉起来。

在表现远古文明的时候，当代的文学

艺 术 工 作 者 似 乎 不 约 而 同 地 选 择 了 冷

色。我看见过一幅关于牛头城的图画，但

见一弯寒月悬于城门之上，几只怪鸟掠过

夜空，充满玄学一般的神秘，整个画面沉

郁肃穆，令人难以释怀。面对故物遗迹，

我们往往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之中，

既为往事不可追而伤怀，也身不由己地去

祭奠时间。这原野之上，何处不是时间的

荒冢？

泥土深处 ，埋葬着更多的谜底和迷

局。我们，迟早要与之相遇。

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的考古时有惊艳

之作。

于是，北有海昏侯，南有大洋洲。

二
走进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迎面遇

见那件“伏鸟双尾虎”青铜器。刹那间，我

涌起如是感觉：相比海昏侯墓的沸沸扬

扬，大洋洲可谓冷冷清清，甚至不为江西

人所知。

顿时，心中一阵戚戚然。眼前的青铜

器却像一朵朵花，暗自绽放、暗自妖娆，无

论沧海桑田、陵谷变迁，只以坚若磐石的

定力守候在时间的深处，等待昭昭天日。

一件青铜器，半部殷商史。作为百兽

之王的猛虎，此时一敛锋芒，任凭一只鸟

停歇于背脊上，虎不惊鸟，鸟亦不惧虎，虎

鸟和谐共处。时光变得温情脉脉起来，渡

尽劫波的人世变得如此值得。原来，暴风

骤雨的历史进程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往

往是平静的细节。

“伏鸟双尾虎”青铜器，来自大洋洲那

个神秘大墓，是牛头城所在的方国虎方的

图腾徽标。

1989 年 9 月，大洋洲商代古墓横空出

世，出土青铜器近 500 件，其数量之多、造

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罕见，

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江南青铜王国”的风

采。在此之前的 1973年，江西樟树市境内

发现吴城遗址，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

的说法。吴城与大洋洲，相距不过区区三

四十公里，二者之间，或许存在相互关联的

历史文化密码。商周时期视为蛮夷的江

南，其实卧藏着鲜为人知的灿烂旖旎。

历史总是有迹可循，一道道青铜的身

影组合成斑斓多姿的时光画卷。

那座兽面纹鸟耳夔形扁足铜圆鼎，双

耳之上各自伏着一只戴冠凤鸟，凤目有

神，好像流淌着某种言语。

那座兽面纹立鸟青铜镈，似乎依然被

谁打击，乐律浑厚，余音绕梁。时间如同

一件立体的打击乐器，外部冷硬，内有烈

焰奔腾。

更为我所倾倒的是各种农具，它们的

名字分别叫耒、锛、锸、铲、镰、铚、犁铧。

农事为“立国之本”，青铜以农具的形式深

入土地，谱写出生动的乐章，至今令人心

潮澎湃。

这些满满当当的静物，分明是一个方

国派出的使者团队，正穿越数千年的时

空，向我表达善意。由此，我看见他们宴

飨、祭祀、喜庆乃至丧葬的盛大礼仪，看见

他们佩戴着精美的玉器参加社交、郊游、

雅集的欢乐场景，看见他们躬耕陇亩、搏

击风雨的身影。他们保留着对天地自然

的敬畏，也渴望在短暂的生命中活出精

彩，既然肉体腐朽迅忽，那么，就以青铜记

录下来。多少人挥汗如雨，在时间的土地

上播撒种子，才成就了文明的百花园、河

流与森林。

他们姓甚名谁，从王侯到乡民，都只

能共享一张“寄居者”的身份证。但是，那

又何妨？天地过客，只要来过、爱过，生命

便可以重如青铜，有千钧之沉。

行走在安静的博物馆里，我有一种强

烈的意愿：戴起那个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走向牛头城遗址，走向苍茫间，在天圆地

方之处，与那些先民接头，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

三
穹隆状玻璃建筑里，静静卧眠着那座

商代大墓。其位置，处于大洋洲镇程家村

附近的沙地。它被发现时，是一个毫不起

眼的椭圆形土堆。没有人想到，在这普普

通通的土堆下，竟然埋藏着惊人的秘密。

古墓的发现充满了偶然性。当时，大

洋洲的数千名民工正热火朝天地维修赣

江大堤，一个村民用铁锹挖沙，其运气不

是一般的好，竟然挖出来一件青黑色的铜

器。于是，一座商代大墓揭开神秘面纱。

那是考古界的一次盛宴。

墓室里，青铜器、玉器、陶瓷琳琅满

目，像一个小型博物馆。密封数千年后，

它们重见天日。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商朝的方

国 虎 方 ，传 奇 一 般 ，突 然 出 现 在 赣 江 之

畔。要知道，当年商王朝出兵征伐虎方，

可是败北而归的。

新干原名“新淦”，古称“上淦”。远古

时期的江南一度被史书视为“荒蛮之地”，

然而，大洋洲改写了这一认知。一个被青

铜之光映照的江南，从新干启程。

坑道中，土壤如同迟暮美人，紧抿着

红唇，恢复了缄默。我缓缓绕行一圈，感

觉这遗迹分明是牛头城留给后世的一块

胎记。

人生需要梦想。牛头城内外的先民

怀揣着梦想，披星戴月，劳作于古老的赣

鄱平原，甚至，在辞世后，把带着体温的器

具隐匿于泥土之下。按照当时的礼制，平

民只能以陶器下葬，拥有青铜器者，非富

即贵。无疑，大洋洲的这座古墓，其主人

曾是牛头城的显贵者，甚或有人推测，他

就是方国的统治者。

朦胧中，我依稀见到一位戴着兽面纹

青铜胄的神秘人肃立于车乘上，身后是猎猎

飘舞的大纛，周围簇拥着甲士，大钺、戈矛林

立，青铜泛着寒光。这种场面令人窒息，也

令人血脉偾张。那些鲜活的梦想最终寂然

归于尘土，那个神秘人把家国强盛的梦想和

尊严紧紧攥于手心，一直伴随左右。

在有限的眺望中，历史像水墨里的山

峰，若隐若现。我的目光，打开一把纸扇，

扇面上，是新干的山山水水、风物五谷、城

郭田园，还有高贵的青铜。

我不知道脚下的这块圣地还隐藏着多

少惊人的秘密。想想，一身沾满文化的芬

芳，该是多么惬意、醺然的感觉。我们今生

的行走，一直有先民用脊梁托起，一直离不

开那些历史文化氧气。

沿着大洋洲出发，我的目光里充盈着

来自商朝时期的江南，一切是那般的妖

娆。历史不会消失，它总是会寂寞地守在

某一隅，拐角可见。

山中来信山中来信

信上说，前夜的月亮有些慵懒

像山间的云雾，走到哪算哪

杏黄了，枫红了，竹林睡着了

瓢泉汩汩。一步一步地丈量前程

信上说，昨晚的星空窃窃私语

闲聊家长里短，拉扯乡亲故旧

劈柴在灶膛深处跳起舞蹈

那是灯盏粿溢出了五谷的清香

信上说，山中的时光已经贮存

一帧一帧。就挂在天境台的额前

眼下的，将来的，热烈或者宁静

诸神亲眼目睹。山水落入凡间

信上说，处处欢喜，处处诗意

处处弥漫着思念的风，乡愁的风

信上还说，“山不见我，

那我便去见山”……

山的海拔山的海拔

日落黄昏时，我站在葛仙山顶

与大葛仙殿对视。没有人告诉我

神不知道喊冷，仙不知道叫饿

葛玄祖师已褪尽尘埃，羽化归真

信仰或修行，神仙帮众生穿针引线

苍穹之下，每个故事都一言难尽

每一段行程，都饱含着敬畏与虔诚

每一声祈祷，都能托起群山与晚霞

挂上了许愿牌，一切便都是崭新的

多么火红的颜色。给人们带来了期许

而我，只对着香炉峰展开了笑颜

我从不仰望白云，但仍可抵御风雨

风吹来夜幕，试剑石就腾起火光

雨打在山门，脚下的土地离天空最近

与山的海拔相遇，与山的海拔告别

我托鸟群送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山水可望山水可望

水在山的怀抱里，翻开一页一页草木

山在水的笑靥里，荡起一圈一圈涟漪

让脚步慢下来。它的源头来自泥土

跋涉之后，我们还保留着一颗宁静的心

但山与水，都只能算是一种意象吧

宝灵仙街的木房子与石板路要具体一些

月崖巷的古朴与精致要更加生动一些

圆方飞瀑与水幕电影更缥缈梦幻一些

四时之景，葛仙村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

人们远道而来，将黑夜感动得无比辽阔

众妙阁小心翼翼地，与季节交换秘密

灯光熟透了。频频向我打探庄稼的消息

我不是神仙。我只是站在自己的主峰

站在自己的山水里，勤洗得失荣辱

我起身。我云游。为青山让出绿水：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青铜千钧
□□ 彭文斌彭文斌

葛仙葛仙村散记村散记
（一组）

□□ 李李 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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